
美院生活

问：我们知道您在八十年代大部分时间都在美院读书。哪一些书是当时读的比较多，影响比较大一点？

东：其实在你的书单里头，尼采的一些书我读过，但是在读这些书之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其实很少人

知道，叫《画出来的真言》 [编注︰畫出來的真言 (Painted Words) / 伍夫(Tom Wolfe)著 ; 劉麗, 陳艾妮合譯.台

北 : 藝術家出版社, 1977]，这应该是台湾或者是香港的繁体版，原作是美国的一本很薄的书，大概在83年

左右。我看的时候还没上大学。那本书对我的影响比学术著作都大，因为那本书写的都是美国最时髦的艺

术，从波洛克到安迪沃霍尔，以及现在的艺术家，你如何才能成为艺术家，写了很多关于里奥﹒卡斯特里

（Leo Castelli），一个艺术家如何使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头，如何出名，如何穿衣服，它写的非常有

趣，它不是很理论性的文章，但是它揭露的非常仔细，包括一个艺术家怎样生活才能够让批评界认为你是

一个很有前途的艺术家。所以，那本书对我影响比这些学术著作都大，因为这些都太理论的书。这些书我

也读，都是影响每一个人，读完也基本上晕晕的，看不懂。

问：《画出来的真言》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

东：当时我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附中图书馆有这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比如写艺术家要穿很大的鞋，

皮鞋要很多带，要波希米亚式的生活，蓬头垢面，长头发，又脏又破，生活要乱。他讲了很多美国的，讲

的大色域的艺术，抽象艺术背后那个理论家叫格林伯格，写他如何界定这个艺术的，那时候那本书对我影

响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一辈子你要不认识那个什么伯格，你就完蛋了。

问：在附中时，有没有看到一些外国来的画册？

东：中央美院附中的画册更多一点，也就是说，我读书更多的是在中央美院附中，也就是1980年到1984年，我

1984年到1988年就在美术学院上大学，大学那个图书馆我不喜欢，它借一本书很麻烦，所以我所有的美好

回忆都是附中那一段，图书馆跟人的关系特别近，你借什么书很方便。我的求知欲在从17岁到21岁之间也

是最旺盛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在卖弄我这些书本知识，我觉得我已经掌握了这个世界，所以上

大学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在谈恋爱、好好画画，外边的世界少关心，而且越来越瞧不起外边的东西，就有点

像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一样，这种心态有一个变化。所以，你提到劳申伯格的展览，我大概就看过一次，

我觉得我不喜欢，因为《画出来的真言》都写过他们，从理论上都揭示了他们背后的故事，那我再看他们

的东西，我觉得so what？

问：在附中的时候，同学或者老师会不会跟您交流现代艺术概念？

东：老师很少，上大学或者上附中交流现代艺术知识，基本上同学和同学之间，或者偶然有一些很好的讲座，

老师更多的还是教授传统的写实技巧。有的善谈的老师也会谈，但是更多的谈点社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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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时候在北京有哪些重要展览？

东：最早有一个法国农村风景画展，那时候我还没来北京，可能1979年。我能看到的第一个大型展览是美国波

士顿美术馆，用霍伯的画做封面的一个展览。后来可能有印象派的展览。

问：中国的传统艺术的展览对您来说有没有影响？

东：我们那时候学西画、学油画，年龄小，对于中国古代绘画天天看，但不一定很喜欢。我们在学期间每年都

要下农村，经常会去西安，去敦煌、新疆，麦积山，所有中国古代的艺术名胜我们都必须要去的，包括故

宫。中国古代的东西，当时实际上不是很喜欢，但是看的很多。当时小孩学油画就是爱油画，其他的东西

想的很少。但是呢，那时候比如说看云岗石窟，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现在再看一些古代的雕塑，我凭那时

候的印象我大概能判断真假，因为看的太多，凭视觉的经验，比如说现在有人在卖雕像，卖些什么北魏的

石刻，我一看它就是假的，因为我那时候看的太多了。现在你要看那时候那些真品，在中国不容易了，麦

积山、云岗、敦煌都封闭的，必须透过铁丝网、透过窗户看，那时候我们都可以摸的。很自由。

---

文学书也影响很大，比如《百年孤独》对人生体验描写得很深刻，你会觉得内心有一种很荒芜的感觉，你

会对艺术、对人生、对这个世界，你觉得最后的结局都是很悲观的。就像这些作品培养了艺术家一种悲观

的情绪和悲悯的心情，我觉得这种文学可能会比理论书影响的更直接。当然，理论书对那种理论素质好的

艺术家会有很多很多影响，但大部分艺术家理论素质都不是很高，除了专业搞理论的以外，那些原著我相

信90%的人都读不懂的，读完以后还得看前言介绍，原来是这个意思，或者是某个中国学者发表一篇文章或

者举办一个讲座，他去讲尼采，他去讲沙特，才明白原来尼采或者沙特是在讲这个。那你看沙特的小说，

你看得稀里糊涂，两个人在屋子里干吗，不停的说话，很枯燥的。

问：您在中央美术学院时，油画系有分不同的工作室？

东：对。当时油画系分三个工作室，当我快毕业的时候，已经有第四个工作室了，我在第三个工作室，第一当

时应该是靳尚谊。第二应该是李天祥、赵小平，第三个就是詹建俊、朱乃正，第四个是由过去的第二工作

室抽出来的人组成的，就是林岗，后来实际负责任的可能是我们的葛老师，搞人体大展的葛鹏仁。[…]

中央美院当时的传统是，第一工作室比较偏向古典的、西方的，安格尔时代为主的，从文艺复兴到安格尔

时代的一种艺术倾向。第二主要延续了苏联的现实主义的艺术。第三就是希望能够结合西洋油画和中国传

统文化的达到一种结合，那么第四就是完全要搞现代派，几乎到抽象。

问：您上大学的教学情况是怎么样的？

东：每天上午是专业课，画素描、油画，基本这两项，或者是创作，或者是速写、解剖、透视，这些都要学

的。下午基本上都是文化课，包括文学、英语、哲学、历史，历史很少，美术史。那个时候更喜欢专业

课，不太喜欢下午的课，下午犯睏。那时候教政治理论、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有的教的非常好，他

们听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他们很会笼络这些年轻人的心，他讲很多有趣的哲学故事，西方的现代

哲学什么的，所以内部都改变了很多，他不是简简单单讲为了考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讲马尔库塞，讲新

马克思主义，讲很多新鲜的理论，蛮有意思的。

问：那时候有没有课本？

东：课本跟他们讲的也不太一样，考试的题目也很简单。他讲的很多，那时候有一个老师讲得特别生动，

「六四」以后就去澳大利亚了。当时还有年轻的朱青生，他讲的就很生动。。

问：朱青生是在美术史系？

东：美术史系。他会讲一些古代艺术家的故事，互相打架、互相斗什么的，讲这些。就是跟书上完全不一样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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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的教师，比如像詹建俊老师，他们建议学生看什么画册、什么美术杂志？

东：我们工作室的老师比较鼓动看一看文艺复兴的素描，素描上比较推崇米开朗基罗，很古典的。油画的色彩

上推荐我们看印象派的，那么看一些个人风格的比较推崇毕加索、塞尚这些现代主义的老大师，那么在他

们之后的就不推荐了，基本上到毕加索为止。

问：詹建俊老师在教学时，也是一边画，一边就是教学？

东：不，那时候是我们画，他看见问题就说，那时候老师有自己的工作室，老师会集体自己去画，不跟我们学

生画。

问：但是你们有机会看他的画吗？

东：很少有机会去。那时候老师和学生关系比较严肃，当然有个别老师会比较随便的老师，让你会接触的近一

点，像詹先生是比较严肃的老师。

问：那时候他年纪多大？

东：应该50多岁了吧。不太老。

问：当时中国的艺术期刊，像《中国美术报》、《美术》杂志、《江苏画刊》，会介绍很多青年美术的作品、

运动，那些您会关注吗？

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江苏画刊》，《中国美术报》不是那么普及，《江苏画刊》图书馆都有，也可以买

到，但是《中国美术报》当时有点像底下刊物，它好像是内部传销的意思，有点像街头小报，它不是在公

开场合你随便就能看。当然《美术》杂志也会看，还有我们学校自己的杂志，有《世界美术》和《美术研

究》。

问：在里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是印象比较深的，有没有关注那个时候的青年美术运动？或者中国评论家、理论家

有没有对您有影响？

东：我们上附中，然后上大学，那时候陈丹青对我们影响蛮大的。好多杂志都在登他的——除了作品以外他的

文字，他有一种和过去人写文章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叫你非常能看得懂，就像个艺术家，像个普通人说的

话，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他的文章，看他的画。八五运动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种艺术家，所以也会看一

些，八五对我的印象最多的还是行动艺术，比如说郑玉柯、赵建海他们，一会儿上长城、一会儿在北大

的，总感觉跟政治运动很有关系的一种冲击，甚至用很多药布、血的。

问：有没有看过他们在现场做的？

东：我不去现场，大概我看一个照片就知道了。因为在附中的时候我们也做，像身上涂满了墨在画布上又滚

啊，又弄啊，印痕迹什么的，也试过，挺好玩的，我还留了一件，但是现在不知道放哪了。那时候知道Yves 

Klein的行动艺术，那时候就觉得很过瘾，年轻什么都试。

问：所以应该说，很早的时候，您对当代艺术已经有认识？

东：对。我们读的很早。中央美院是全国信息中心，所有国外的最新鲜的信息都在这个学校里边，这个学校内

部很开放，杂志都订国外新鲜的杂志，包括日本的AV的那种，有点黄色的都能看到。有一点那种暗示，一

看亮晶晶的，那种日本、台湾，包括美国的，都有一些。在别的地方一般都看不到。

问：学生都可以随便看很多杂志？

东：学生跟图书馆关系好的可以，不是非常普遍的。

问：那个图书馆是在学校的院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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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就是在院子里头。中央美院附中的图书馆很小，就在一楼右拐弯，边上就是厕所，然后楼道里就是小书

卡，一个个小抽屉，你就上里查那个书，查完了它就有一个柜台，你给他，他就给你拿出来了，你就去

看，看完再还。

问：可以拿出去吗？

东：可以。到屋子里看了再还回来。但是期刊是不允许拿出来的，有一个专门期刊阅览室，就在那看，画册都

不允许拿走，拿走的都是文学类、哲学类的书。那时候还读《圣经》呢，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想把自己变

成一个西方人，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呢？中国为什么那么崇洋媚外，其实跟具体的生活很有关系，比如说

去酒店，中国人不让进，饭店、稍好一点的地方，中国人不让进。你们现在都很难理解，那越不让进的地

方，人越想往里进，外国人都长得好看，大大方方就进去了，所以你就想变成他们，所以你要从知识上读

他们的书，包括他们的宗教，有的人读不懂也得读，那是很小的时候，1980年。我觉得就是这种愿望，所

以那时候即使看了很多很多中国古代的艺术也是不喜欢，就是喜欢外国的，我觉得跟具体生活很有关系，

你又不能出国，你看到的图片，外国图片都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好看，这个生活会影响一代人的心情，所

以后来才酝酿那么多人强烈的要出国，拼了命的要出国。

电影

问：电影在八十年代对您有沒有影响？

东：有，那时候有北京电影资料馆，每年都有各个国家的电影周，比如西班牙的电影周、意大利电影周、法国

电影周，对我们影响都蛮大的，都有去看。我现在还记得布努埃尔的电影，叫《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一帮中产阶级在野地里走，然后坐在那又开始说话，又走。那个景象很吸引人的。当然还看意大利的新现

实主义电影，看法国《火的战车》，都是内部电影，都是很有冲击的。

问：门票是怎么拿到？

东：我都忘掉怎么拿到的，有的人专门有这个渠道，你跟他关系好了，你就有。好像没有什么花钱似的。人家

买了两套，给你一套。

上附中时认识的人少，上大学时慢慢认识搞电影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王小帅跟我是同学，附中的同学，后来

他上电影学院，我上美术学院，我俩的关系就很好，他一拍学生作业就来找我，或者当演员，或者做美工

什么的，于是跟他们学校就同时发展了很多朋友的关系。大学毕业那年，我还想考电影学院研究生，所以

对电影蛮熟的，蛮关注的，那时候有什么新电影我都要去看，那时候就有一个艺术家林喻东?，他帮助我复

习怎么考电影，他是个画家，但是他对电影特别懂，有些什么电影他推荐我去看，我就去。

问：后来没有考上？

东：没考上。

问：会觉得很遗憾吗？

东：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招导演系，其实是想招各电影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我们是本科生，其实就陪考

的，自己现在才知道，当时不懂，还真考。但是也很好，通过那个考试，也起码把世界电影史给背下来

了，世界电影史，电影辞典你都要看，各个时代的，我都是通过那次考试知道很多很多电影。这是88年。

那时候也很喜欢塔尔科夫斯基的《安德列﹒鲁布耶夫》。

问：很多朋友都是附中时认识的，后来去各种各样的艺术学院，有的是电影，有的是艺术。

东：对，音乐也是，比如附中当时有一个叫王迪，他后来就搞搖滾，就跟崔健他们认识很多。这些都是高中朋

友，然后突然一毕业以后，各个方向都发展了，但是还保持着友谊，我们经常就跨领域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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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没有机会接触北京的一些非学院的艺术家？

东：比较少，因为我上美院的时候，大量时间还是画画，谈恋爱，很焦虑，基本这样，然后有些朋友是搞电影

的，那画画的同学都是画画的，外头来的艺术家住在美院有一些，当时可能会跟孟禄丁他们会好一点，比

我上一届高一年级的好，因为高一年级的和社会的关系比较多，我们那时候还是个学生腔，只是学生之间

来往，跟社会广泛的关系没有的，而且他们一来都是长头发，我们看了也不舒服。就是因为我在《画出来

的真言》里早就读过这个，艺术家干吗非得这个样子？那书就告诉你，不这样子你就不像艺术家，你就没

有希望。你一看见书里的人走出来就烦，鞋带那么长，大黄鞋什么的，都是这个样子。

展览及活动

问：您参加了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您怎么认识高名潞等策划人？ 

东：我谁也不认识，当时其实我不知道谁是高名潞，谁是栗宪庭，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们学校有侯瀚如、

孔长安、范迪安、周彦、易英有没有我忘了，反正他们几个也参与策划这个展览。有一天，大概是他们几

个来找我，在宿舍里︰「拿两张画，赶快。」我说，「好。」很快就回画室找画，拿三轮车就拉到美术

馆，拉去三张，人家选上两张，我就拿回来一张。

具体是谁我忘记了，到我宿舍说，拿两张画，送到美术馆。我就去了，你看我现在都忘了是谁告诉我的，

到底是孔长安还是谁，有可能是孔长安，因为孔长安的宿舍就在我的宿舍的对过，或者是范迪安。那时候

不知道这展览还有策划，谁是头，我不知道。

问：当时那个时候你已经毕业了吗？

东：刚毕业。

问：还在学校宿舍住？

东：对。

问：开幕式您参加了没有？

东：参加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点像不许掉头，有点像希特勒一样的旗，从二楼一直铺到下头，这印象很

深，感觉那个展览很恐怖。那旗那么大，黑颜色，对一个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很大，希特勒来了，就这种感

觉，有一种视觉，红、黑、白在一块，一个大箭头，那时候的艺术都喜欢箭头，一张画画一个箭头，我就

觉得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要这样。那时候，耐克起没起来我不知道，包装箱的箭头到处都是红箭头。

问：展览哪些作品给您留下印象？或者是您觉得是最好的？

东：有印象的都是视觉冲击力大，比如说像顾德新，塑料做的像肚肠子似的那些东西，铺一地，铺那么大一

块。我不知道这怎么做的，我说，这帮人真能折腾，做那么大的东西。好多好多，行为艺术也看不见，因

为行为艺术一发生，就好多人围着，就看不见。我有不愿意围，我就走了。完了，我就看看我自己的画摆

那，认识我的人路过一下，说这是你的。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没有人上三楼，都在一楼，三楼很少的人，

三楼是展画，很少的人。

问：在您旁边的是挂的谁的画？

东：不记得了。摆在中间，对，两边是别人，不知道是谁。我的位置还挺好的，一个还不是侧面，它那是美术

馆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我这属于一个小格子里的正面，还挺高兴。

问：除了您之外有没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是在这边展览画的？

东：画有方力钧，但是他比我低一届，有方力钧的素描，这都是我后来知道，当时有点记不住。后来通过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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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历史回想起来的。展览时正好赶上春节，开幕式后我就赶快回老家。他们重要的人物不带你们玩，这个展

览不是以我们为主，他们内部我不知道，他们内部有他们的规则，哪发生事都是这些人在那，我们都不在

场，比如说他们开始合影了，也不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傻乎乎的看完就走了，算了，就像一个观众一

样，不知道他们会内部有一个渠道通知现在要合影，重要的仪式到合影，谁在中间、谁在侧面等等。我们得

不到这个消息，是小孩。

问：在89年，除了現代大展之外，有没有参加别的展览？

东：没有。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叫素描大展，后来我参加素描展，也在美术馆。所以現代艺术展是我第一次我的

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以前没有参加过，因为那时候美术馆展出都是很重要的展览，全国美展什么的。

问：这一年也有一个全国美展，是第七届全国美展，您没有参加？

东：落选，参加不上。我送了一件落选了。我送了《青春故事》，好多人在阳台上，后边有好多红旗的，给退下

来的，好像是哪只胳膊给画短了，比例的问题。

问：很有意思。您第一个个展是90年，是谁策划的？

东：那个时候没有策划人，就是我想展，然后找到翁菱，那时候翁菱是中央美术学院画廊的负责人。然后我就回

家找一点钱，找了5,000元人民币，做一点画框什么的，然后是把画挂上就完了，我自己去挂，带几个朋友

和学生、同学帮我挂上就完了。

问：有没有开幕式什么的？

东：请柬上写的有哪个日子，有开幕式，好多人就来，我自己发请柬。

问：那时中央美术学院有没有留学生？

东：有，留学生有很多。当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楼里，留学生女生住在8楼、男生住在9楼，我住在7楼，所以离

得很近，有的时候偷偷上他们那洗澡去，因为只有他们那有淋浴。我们要洗澡，都得上洗澡堂子，每星期开

两次，他们的楼道里就有淋浴，大喷头，所以来你这里头洗，然后那个保洁的人一看你的脚就知道你不是外

国人，然后敲你门，赶快出来、出来，梆梆敲门。

问：他怎样看得出来？

东：不知道，他知道肯定不是留学生，他可能会闻着味，他们经常会发现，或者留学生举办的晚上喝酒、黑灯的

party什么的，跟着瞎混去。

问：您参加过？

东：参加过。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参加过在建国饭店，当时建国饭店有一个小画廊，在里头拿画，就是能进饭店

了，很自豪。你的画能进，就是布展时你能进去，那时候有画展，但第二天就不好意思进了，因为中国人不

让进，那个时代就是这么奇怪。布展的时候你拿着画，来这展览的，就让你进。然后你挂完了，第二天再也

进不去了，等它撤的时候你再来给拿回去，你也不知道什么人给看了，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觉得，到了饭

店的那味那么好，高级。

问：那时候实验性的艺术很多，大家都在探索，做一些前卫的艺术。您除了那个行动艺术，你还有没有做别的实

验的、所谓奇怪的艺术？

东：没有，我做的都是局限在宿舍里的生活，这种作品都是在我快毕业了，其实是一种发泄，就像中学生毕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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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给撕了一样，快毕业的，就用身体去发泄，在教室、宿舍里头，做完了就收起来，也不给人看。[…]我

觉得还是绘画我能够一直往下走，我觉得做一个其他的艺术，稍做一下，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不知道

第二天该怎么做，所以还是一直比较围绕着绘画去做工作。

问：那时候画室的条件怎么样？

东：上学的时候的空间还是蛮大的，那时候学生少。

问：那时在王府井吗？

东：对，王府井。那个教室比我这个画室小一点，大概最早就5个人这么大，但等我们上了2、3年级以后，新的

学生进来，他们就切走了一半，那个我们5个人在那里边，有点挤，还能画。

问：当时学校提供画布？

东：最早的时候提供，到快毕业的时候就没有了。我记得是1984到1986年之间还提供的，你每学期还可以去领

一点颜色和画布。后来国家体制慢慢变了，就不给你了，要自己买，那时候我们也不买，到处偷，学校都

快被偷光了，就是得到一个窗户给它卸下来，然后拿刨子自己刨，自己钉画框，都是这样子的，没有钱，

哪有钱，所以国家不给你的时候，你只能偷国家的。

问：那些时候社会有一点变化了，经济开始发展，比较自由一点，所以艺术家开始卖画，就开始赚钱，您有没

有在那时候开始卖画？

东：我最早卖画印象非常深，是上大学2、3年级的时候，那是1986年。我当时画的课堂作业，我画的女人体就

画得特别深入，然后就画静物，比如椅子上放好多土豆什么的，就交给音乐厅画廊。北京音乐厅画廊，好

像是北京当时唯一一家画廊，在那之前我参加过建国饭店的展览，那个画廊后来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但

是音乐厅画廊一直有，很长时间，一给他没多久，他就给卖出去了。我跟音乐厅画廊的关系其实维持到

1991年还很好，1991年我还从它那卖过两件作品，最早是1986年左右在它那卖过两件作品。

问：当时是不是钱程负责这个画廊？

东：钱程之前那个人，忘了他的名字。那时候卖的钱大概分到我手，那张《女人体》分到我手1,900人民币，卖

得非常贵，1,900人民币是非常多的钱，我拿那钱到西单，买皮鞋，买皮夹克花不完，带着女朋友，花不

完，那钱太多了。

问：您知道买的是谁？

东：不知道。他说是个北欧的人，我不知道，他就是这么说。所以后来给我印象是，可能北欧人喜欢我的作

品，我老有这个印象。

问：那个画廊是在西单，对不对？

东：对，就在六部口。

问：现在还是一个画廊？

东：现在没有了吧，它就当是在一个楼道里头，你去音乐厅听音乐，你就经过一个楼道，楼道里面挂满了画。

问：那时候他们在《美术》杂志也登过一个广告。

东：后来钱程接管，我也通过他手也卖过…他卖给香港的一个律师。后来又参加拍卖了，我就不知道。一个女

的高一点，男的矮一点，抱著。那就是钱程卖的，91年的作品。

当时来中国的只有三个画商，沃尔鲁（谐音）、张颂仁和去世的索尼。这三个人最早的，那么，沃尔鲁

（谐音）偏向于美院系统的人，张颂仁偏向于美院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折腾的画家，以画为主的，索尼是介

于他们俩之间的，都有的。所以，他们三个的方向比较清楚。那时候你就感觉到、意识到艺术开始分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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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站在这个圈子里，而是经济势力一进入，就被划分了很多圈子，人是不自觉的被进

入划到哪个范围里，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是很多策展人进来或者是商人进来给你们划分了。

问：在八十年代中有一个第六届全国美展，这次展出很多乡土、伤痕、四川派的画，当时你对乡土风格有什么

看法？

东：其实印象蛮淡的，因为那时候中国画家我只喜欢陈丹青，我一看陈丹青没参加这个展览，一定不好，所以

别人的画我也不怎么看，艺术家有时候很怪的，他喜欢谁就是谁，别的根本不太看两遍的，我就觉得应该

陈丹青画得最好，当时就是这么想，其他的爱谁画谁画，不管，看看就走了，反正我也参加不了，因为我

也送作品，有的说我画的胳膊短，那就算了。因为那个时候也年轻，年轻也无所谓了。那时候参加全国美

展非常难的一件事。

问：就是美院的学生也很困难？

东：很困难，要一层层审批，它要审画委员会批，要是能被选上也挺不容易。

《冬春的日子》及绘画中的电影感

问：您的同学王小帅早年找您演的《冬春的日子》，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东：是一个故事片，大概92、93年拍的。那时候他也是第一次拍电影，没有钱，请我拍肯定是因为我不要钱，

因为上学时候拍也不要钱，我们在一块讨论玩，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画坛上有名了，我第一个个展以后变

得很有名了。他还没有作品。那时候就拍我们熟悉的，他对我是最熟的，他就叫我和喻紅，我说可以演。

但是他说，演是演过去，不是现在。我就有点头疼，因为我那时候过得生活已经挺好的，所以叫我回到

八十年代那种状态，吃面条吃不上的时代，到处卖画那种感觉。其实他拍我的时候，我那时候生活已经很

从容了，但是叫我往回演，我就有点痛苦。

大概故事就是两个画家谈恋爱的，但是因为出国，女的出国男的留守，最后分手，弄得非常痛苦。当时出

国对爱情的打击都是这样的，一出国就分手了，这样的生活特别普遍，所以基本上围绕着出国、艺术，然

后爱情纠葛、性，还有床上戏呢。年轻什么都敢。

问：就是不是按照你们真实的故事，有一点点虚构的成份？

东：整体是虚构的，细节根据我们真实的生活，比如我们真的用电炉子吃饭，好多好多的细节，画画，住在很

窄的一个画室里头，用的是公共厕所…当时还去我家拍，因为我建议他，老在北京拍，影片会枯燥，我家

是农村的，我说有些影像放到田野里可能会——

问：您家是东北？

东：对，东北，电影看起来会更爽一些，所以后来又去我家拍，那时候我家人，我的父母、哥哥、姐姐都让他

拍…一家人围着在那吃饭…

问：除了这部片子，您有没有演别的？

东：我也演过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还有贾樟柯的《世界》，在卡拉OK里头唱歌。

比如说，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要拍我回老家，进自己的家门，跟爸爸妈妈第一面这种打招呼，这是

很难演的，演好几次演不出来的，最后咔碴剪掉了，一回到家，一家人在桌上吃饭，就艺术来讲，我们可

以越过很多东西，如果这个过程我们处理不好就不要了，我们要那个结果。这对我思维也蛮有帮助的，绘

画也一样，这一块画不好，你就不画了，换一个别的，可以经常换一个脑筋，就像蒙太奇一样，这一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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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也不要了，即使你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它就是不行，不要了，换这个。这跟我从事绘画也总是有一

个新鲜的角度有关系，我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没那么严肃，也没那么严重，就这样可以，没关系，就这

样，很好，不行就不要。所以，我的绘画跟电影其实有这样的联系，也长期跟他们做朋友。

问：您的画很早已经有电影感。

东：应该有。我喜欢不喜欢这个电影，主要看它的海报我就知道了，我一看它的海报我就知道讲什么事，整个

的意境，整个电影的情境我能够感受得到，所以我希望通过绘画一张画能让人家感受到一种情境，感受到

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内敛

东：我那一年考中央美院附中，那时候很难考，附中对全国招生，一年就招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很难。但

你考上了它的附中，你再考美院就相对容易的，因为你是一家人，前院和后院的关系，所以我考美院不觉

得难，考附中难，附中是属于这个大学的，它一定会另眼相看的，那就要在附中学习成绩是中上等的，你

都能考到美术学院。1980年我考附中那一届，全国招23个。

问：但是考试的人有多少？

东：考试的应该有几千人吧，我想，我没有概念，因为它全国分好多考场，我在东北，在沈阳设一个考场，就

那个考场里我看上去就有上千人，好多教室，好多好多教室，全都是考附中的小孩。

问：考试的内容还记得吗？

东：记得，最早考附中的时候，素描画人物头像，然后色彩画罐子、水果，然后创作出一个什么题目？创作可

能叫灯光，类似这种。

大概我就是画一个小孩，趴着老师批改作业的灯光，就是那样的思路。那时候还构思，还想画毛主席什么

的，夜晚不睡觉什么的。所以那时候一提创作，其实全是人家给的，跟自己生活毫无关系的。比如说，那

个时候要创作，我画一个农村，也不是自己的农村，是想象的农村的生活，比如有山，山底下有水，过小

石头桥，我们家没有那个，但你一想到农村，你就要画这个，一想到师生的题材，画的也是农村那种师

生，不是我看到的，书本上告诉你的题材，那时候的创作全是这样一种概念，其实这种概念一直延续到85

新潮之前，都是这个概念。85年之前人一画创作就容易有这个概念，都不是画自己的生活，都是画文学性

很强，被描述过的生活。所以，那时候陈丹青一出来就让人家眼前一亮，他的画不像创作，就随便一个藏

族人站在那、走路，这就叫创作。所以他反倒有一种很新鲜的东西。

我的创作也就是，把陈丹青那藏族袍子去掉了变成了汉族人，那时候谁敢画穿着中山装这样衣服的人作为

画面的主角呢？没有人这么画。现在回头看看不重要，但是当时真的很重要，因为没有人表达自己，哪怕

85的时候表达的也是别人的东西，不是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创作意识很长、很长一个时间，直到到90

年，我画画、创作其实还有那个概念，很多人还有那个概念，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要画创作，我就会

画黄河，黄河虎口瀑布，我用人体堆积的瀑布，就是你要表达一种民族情，一种不是你的生活，不知道哪

来的一种东西，特别奇怪的。大学时候的创作也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形成很长很长时间。

八十年代很重要，很有意思，但我没有做更多的实验，比如说很多材料的实验，很多行为艺术的实验，可能

跟每个人的性格，或者你受的文学影响不同。那时候比如说我喜欢陈丹青的画，他的画就跟收敛，文学上

我喜欢钟阿城的小说，他的东西也是非常内敛，非常静，就是描写，明白的人通过他的描写能感到一种力

量，你的审美是被这些影响的，你就不可能做出我去长城去包裹自己身体，或者像张洹那些行为艺术。在

我这种性格身上是不可能的。

问：就写实主义绘画说来，他们当时不画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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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不画汉族人，汉族人不入画，很简单，那个时候判断很简单，就是汉人长得不入画，少数民族好看，色

彩、服装长的像外国人。那时候我们画模特也是，哪个人长的像外国人，那谁都愿意画。我觉得这个跟心

理因素有关，整个时代中国人是最不值钱的，不允许你进饭店，你向往的地方都不让你进的话，你就真的

瞧不起自己了。你会瞧得起那些随便出入的人，所以影响到整个教学体制，整个教学内容的安排，模特、

光线，衬布的摆法，其实都跟这个心理有关。这不是谁的口号，「我们不要崇洋媚外，我们要有民族自尊

心。」这些没有用，因为你现实生活是在崇洋媚外的一种机制里头，每个人的生活是受这影响的。现在

反过来，好多人说85受国外的影响太多，那很正常，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自己连汉族上自己的画面都觉得，

「这能入画吗？不对这个。」失去判断，对自己的生活判断等于零，所以这时候他一定有那样的艺术，很

张扬的，或者是很受外国影响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东西。

人体绘画展

问：88年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展览，就是人体大展﹐喻红也参加了。您没有去参加？

东：没有，那时候喻红是美院的老师，我是附中的老师，所以他们油画系的老师都展览，所以影响非常大，那

个观众比89大展人还多。

问：那个展览的观众是最多的。

东：最多的，是那时候对中国大众影响最大的一个展览。其实89现代艺术展只对专业人有影响，而且专业人都

爱写历史，都写这个，但是他不去写人体大展。其实人体大展是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冲击最大，那些人看那

么多人体，就像进女澡堂子一样，那对普通观众的震撼，影响他们的婚姻，影响他们的生活，都是那个展

览的。你89大展你影响人家干吗，一个黑黑的旗，人家觉得好恐怖。性对人的影响太大了，性的开放，于

是才有离婚啊，好多好多社会问题产生。那个展览被学术界太忽视了，学术界太窄了，没有社会的考察、

社会的纵向，那个时代什么对中国的社会，对中国普遍人影响最大，他不去探讨，还是沿着西方美术史的

路线在研究中国美术史，这是我觉得非常不对的一点。

问：喻红参加了，她那时候也算是年纪比较小的。

东：最小的，天天签名，手都抬不起来，观众排队签名，天天都没完没了。

问：所以您去看了？

东：对啊，开幕式我都去了，人山人海的，都开着卡车来，那个什么如果为那个展览拍个记录片，太好看了，

说工厂开卡车，开大客车都集体来看，疯了。

问：而且他们把那个门票提高了2倍。

东：不止吧，20倍。我记得当时美术馆是2毛，它提高到2.5元，对，非常高，那的队都排到美术馆的花园里

头。艺术形式当然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艺术对社会的关系，这需要很多探讨的，它跟社会的关系正好那

个时代做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最刺激。

问：说是人体，但是大部分是女性，女人。

东：对，几乎都是女人体，有几张，个别的几张，广军画的是自己的男人体，基本都是女人体。那画肯定不重

要，但是它就缺少社会的考察，没有把它放在历史的环境里去看这个问题，要回到历史的话，它那个展览

比89大展对中国社会影响大。

东：您觉得这个展览的轰动是说明中国社会缺少性自由？

问：当然，性很压抑的。

东：这些让他们感觉到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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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他就觉得人体可以画，可以看，那就会影响他的生活，以前哪敢，看人体回家老婆会打你的，俩人会

吵架的，社会很严密的。那个时候中国社会谈恋爱都是偷偷摸摸的，其实说是自由恋爱，还是在一种封建

社会里边的，你谈恋爱会被别人说三道四的，街道，人和人之间，哪能随便谈恋爱，你摸一下这女孩的

手，你就得娶她，你俩就得结婚了，你怎么能说谈完恋爱就吹了，不可思议的。那个时代什么搞破鞋，男

女关系要游街的，你在婚姻里要跟一个女孩搞破鞋，给人抓住了，你俩要一人挂一个破鞋在大街上游行。

所以，性对人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遗忘的太快了，我们对过去的事遗忘的太快了。比如说民主的问题，那都是大城市，高干子弟探

讨的问题，普通老百姓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东西。民主墙，普通人不知道，不会影响到普通人的，普通人最

大影响，我要性，我要谈恋爱，我要生孩子，有没有地方住，谈恋爱到哪去做爱，没有地方做爱。那时候

我们刚毕业的老师，一个十平米的房子，中间挂一个布帘，两对夫妻在里头做爱。社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人和人关系变得很紧张，关系就不可能好，你这周围有声音，他那边睡不着觉，怎么弄？然后也没

有厕所，到楼道很远的地方去上厕所，普通老百姓生活的改变是非常大众的改变。政治诉求那时候还提不

到，因为生活诉求还没有满足。民主墙、星星美展确实在政治上走在前头的，它是民主，是精神的一种东

西，但是现实生活的老百姓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们最起码的生活诉求得不到满足。

「近距离」风格

问：在八十年代下半期，您的作品便显出很与別不同的风格，不再是画风景和理想主义的东西，而是画很接近

日常生活的情景。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方向？有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东：这种转变发生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大学快毕业时，我们也在画毕业创作，一提到创作都很严肃，我画

的也是老百姓游故宫这些东西，其实还是一种跟自己不是很近，画古代的人和现代的人在一起，什么的乱

七八糟，总想画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很幼稚。回头我就画写生，我就发现还是这个东西画得好，就是老

老实实画一个人，他坐那、站那，然后窗外有什么景象，景象中的人，会产生新的意义。那时候我突然觉

得这个东西比想象的创作更有意思，更有趣。

因为以前画写生，我们课堂都是对着真人画，可是都是摆出来的。快毕业的时候，没有这个作业了，你也

要画画，然后有个人正好在窗前，我就画了。我觉得窗外的、远处的城市也很有意思，一起就画进来了，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一个含义，一下子离我感觉很近。反过来，我再看看我的毕业创作，我就觉得特

假，画一些人游览故宫，故宫里头又飘着小鬼，什么什么的，古代的什么皇帝、皇后的。我画完以后，我

就觉得自己都脸红，觉得这个不好，不知道哪不好，就觉得不好。突然回头又画这个，觉得不脸红了，就

觉得这个东西很坦然，他是什么样就是这个样子，绘画是很简单的一个工作，你想太多以后，画会变得很

别扭。因为我老觉得生活里这个样子比艺术里的那个样子会更有意思，或者想把生活中的东西挪到画布中

去，就做这一点努力。

问：您九十年代初的作品主要是画人物和景物？

东：对，基本上都是人物，画我自己，我的女朋友，我的父母，还有一些社会上我能看到的小饭馆，朋友之间

的，呆着吧，朋友能干吗？就这样呆着吧。要是以前的创作，两人不能呆着的，要么得读书，要么一起去

看电视，或者是他俩中间总得有事，后来我突然觉得生活里好多时候都没有事，尤其朋友之间没有什么

事，就呆着共同度过，聊两句，说两句就呆着。这个时候很好，很有意思，这个时候你有你的世界、他有

他的世界，可是我作为观者，我很客观来看，他两个不在一个心事上，他俩不在一件事上的时候，一下子

世界就打开了，就特丰富了。然后，你们俩一起在那写作业、读书，他俩干一件事，这就是过去的创作，

www.china1980s.org

访问︰杜柏贞、翁子健        日期︰2009年7月9日       时间︰约1小时21分钟  

地点︰北京 刘小东工作室

刘小东访谈     11 / 12



这张画就非常封闭，没有什么好画的，因为他们在炼钢，这都是在统一做一件工作，没有什么好表达的，

他没有更开放的东西让人进来。

那时候我意识到，一个艺术家应该像一个幽灵一样，像一个灵魂飘在所有人的前前后后，突然这个灵魂在

这里观望着看，这个瞬间非常有意思，这个游荡的灵魂发现的这个有意思，也不是你们故意摆出来的，也

不是我让你们这样的，而是生活中自然产生这样的东西，我突然呆住了，然后我就把它画下来，基本上都

是这样的思路。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用摄影？

东：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用，一边用摄影，一边对着真人画，因为我对着真人画我觉得有点局限，好多想

画的东西，他不可能在你画布前，比如户外你怎么弄？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比如现在我有经济实力了，

我说，我组织一班人马去到户外画，我想画哪画哪，这许多很多成本，很多人帮助你，花很多钱，请人站

这这么做，那么做，像一个导演，一个剧影，那个时候不可能有这条件，那么生活很丰富多彩，很有意

思，那就拍下来，回到工作室再重新画，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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